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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直隶妇女守节行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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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明代直隶妇女守节行为的分析要考虑两大方面的因素。 旌表制度的奖励、 伦理思想的灌输、 女教书的教导以及家

族的意见是影响妇女守节的外在因素。 家庭成员间的亲情、 母子关系的牢固和明代母亲地位的提高是影响妇女守节的内在因

素。 这两种因素的交融导致了妇女守节时的困难抉择， 最终育子成人成为了她们在艰难困苦中支撑下来的精神依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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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妇女贞节问题作为明代妇女史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曹大为

将贞节概括为 “女子品行端正、 未嫁而能自守，
谓之贞； 已嫁从一而终， 夫死而不再醮， 谓之

节” ［１］。 贞节观作为社会群体对待女性贞节的一种

社会观念，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宽

到严的变化过程， 到了明清时期氲化为社会普遍流

行的殉节风气， 成为了伦理道德观念体系中重要一

环。 杜芳琴［２］认为明清两代盛行的以尚死烈、 倡

守节为特征的贞节道德作为对妇女的基本要求， 主

要是基于齐家治国的伦理需要， 而不是对人欲特别

是对妇女欲望的控制。 宋清秀［３］ 则认为， 贞节制

度的确限制了女性的婚姻自由， 但是却保护了不愿

改嫁女性的权利， 对于提高女性在家族内地位、 社

会地位和提高妾的地位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对于妇

女是否该守节， 胡适先生的态度还是比较理性的，
他认为 “贞操乃是夫妇相待的一种态度， 夫妇之

间爱情深了， 恩谊厚了， 无论谁生谁死， 无论生时

死后， 都 不 忍 把 这 爱 情 移 于 别 人， 这 便 是

贞操。” ［４］

对于明代的贞节问题， 如果一味地停留在程朱

理学所鼓吹的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的伦理纲常层

面， 那么我们自然形成一种观念， 明清时期贞节是

女性的第一生命， 她们的人性被社会意识形态所窒

息。 正如杜芳琴所言倡导贞节只是明清两朝出于齐

家治国的伦理需要， 究竟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在当

时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那么笔者就通过直隶地

方志列女传中的现实例子， 分析明代直隶地区妇女

面对守节问题时在真情与礼教， 社会责任与个人取

向中的抉择， 以期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贞节观对于

女性的影响。
笔者对 《畿辅通志》 中明代直隶地区 ２ ０６６ 名

有明确记录其子嗣情况的汉族守节妇女进行统计，
发现有子女守节的妇女为 １７８１ 人， 占绝大多数，
子女俱无的 ２４７ 人， 而过继家族中的子嗣为己子的

只有 ３８ 人， 所占比例十分小。 从而可以看出， 寡

妇守节最重要的因素是考虑孩子的抚养问题。 明朝

规定妇女 ３０ 以前夫亡守节， ５０ 以后不改嫁者才有

可能得到政府的旌表。 从这个规定来看， ３０ 岁以

下的丧偶妇女正处于上有老， 下有小的年龄段， 这

时公婆已经年老逐渐丧失劳动能力， 而子女也正是

需要人来照顾的时候。 对于节妇来说 ５０ 岁以后，
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且娶妻生子， 自己也由小媳妇熬

成婆婆成为家庭实际掌权人， 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

正是承担家庭责任的真实写照。
一、 妇女守节的主要任务

杜芳琴指出： “节妇的三件大事———奉养舅姑、
为夫有后、 育子成人， 即是她们挣扎生活的动力，
也使她们承受了常人难以体验和承受的生活压力和

精神痛苦。” ［２］在丈夫去世后， 寡妇们除了代夫行孝，
侍奉舅姑外， 便是以抚育后代为重。 在中国传统宗

法社会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而宗嗣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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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姓氏， 一个家庭传承延续的根本保证。 儒家的人

伦礼教就是建立在亲族人伦的基础上的， 没有了宗

嗣， 没有了家庭， 也就没有了以儒教为核心的汉文

化存在的根基。 所以孟子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

大。” 在夫亡后将子女抚育成人， 不仅是为了完成

亡夫的遗命， 而且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母性的体现，
更是她们在社会家庭中价值的体现。 如任县张伯学

妻孟氏， “年十七而寡， 遗腹生子， 舅姑以家贫且

怜其少欲嫁之， 已受他聘矣。 孟抱孤号泣避居母家

七年， 子八岁始归， 至六十八卒。” ［５］８６０７ 即使遭受

家族的欺压、 驱逐， 她们也把抚育儿女视为第一要

事， 不惜牺牲一生的幸福甚至生命来履行对丈夫的

承诺， 而望子成龙则是她们历经艰辛， 含辛茹苦，
在苦难岁月中能够生存下来的精神支柱。 明代大学

士李贤撰 《黄氏子母贤孝传》 便是一个非常鲜明

的例子：
黄氏名文， 父铉江西新喻人， 求乐。 癸巳， 徒

置河间之任丘娶孙氏， 生文甫一岁， 贾于南阳之鄧

州。 守御所百户李兴见铉文雅， 以女妻之。 未几归

任丘李与孙相戾， 兴闻之遣人取女归， 铉亦随往。
时孙氏年二十有四， 文方四岁， 铉别后音问不通。
孙氏与文母子二人零丁孤苦， 人不能堪， 而孙氏能

奋志成家， 勤纺绩， 夜以继日， 以供力役之征， 周

衣食之费， 抚育文及成童， 谓所亲曰： “吾闻子弟

读书可以起家， 今吾备尝艰辛幸有此子， 若遣入邑

庠以冀成立， 天其或者怜吾志乎。” 所亲曰： “此

意固善第念， 尔一子之外更无纪纲之仆， 子若在

官， 凡百费用尤倍于昔， 吾恐尔之艰辛未艾也。”
孙氏愀然泣下曰： “吾已虑之熟矣， 顾处子之计莫

良于此， 虽倍艰辛安敢辞。” 同编之人闻之奋然怒

曰： “吾代尔子力役久矣， 今幸其长不吾累焉， 而

又脱之可乎？” 虽恳情乞惠， 拒之益坚。 孙氏忧欎

食不下嚥。 已而会所亲达情于有司， 始获入庠， 孙

氏且喜且惧， 愈极力生业， 励子进学， 而及从师亲

友之 需 未 尝 少 乏， 文 有 感 激 遵 母 之 训， 潜 心

经史。［６］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在许多失去丈夫的家庭

中， 年轻的寡母们凭借着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

生存下来， 希望通过她们自己的艰辛劳动支撑家

用， 并把孩子抚育成人，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应

举来光耀门楣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因此， 多

数寡母对于儿子教育非常严格， 如定州， 安朝佐妻

王氏， “十九岁夫亡， 子进道甫三龄， 稍长躬自训

课， 三迁其居， 务择仁里， 有孟母风。” ［７］８６７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子弟在寡母的训诫下都能以

读书为业， 对于那些不乐于读书应举的孩子， 他们

的母亲则教导他们要自食其力， 不要游手好闲。 如

高邑县郭朴妻岳氏， 少孀遗幼子二， 每教子曰：
“汝不能读书成名， 当为良农务本， 慎勿游惰辱先

人也。” ［７］８６６１对于身有残疾的孩子， 寡母的唯一希

望就是其长大成人， 有一门手艺可以维持生计， 如

涿州李郁妻杜氏， “郁病革， 二亲俱老， 子幼而瞽

以属杜， 及卒杜鬻女红事舅姑， 生死尽礼， 教瞽子

学卜筮谋生。” ［８］

寡母对儿子的品格教育自小开始， 即使其长大

成人后也不例外， 当儿子去远方做官的时候， 她们

往往训诫儿子希望其做廉正清洁的好官。 大名县郭

增光母李氏， “万历丁未， 增光成进士， 除金乡知

县， 母舆而从。 值县水灾， 教以赈恤， 闻刑杖声辄

惨然不乐曰： ‘百姓亦人耳， 即有罪岂不可化诲其

挞之也。’ 偶婴疾， 乡民奔走祈安者以千数。 增光

调莱阳， 母远之不欲赴曰： ‘吾归矣， 汝但爱民如

金乡， 即无负尔母矣。’ 远近贤之。” ［５］８６２２－８６２３ 母亲

对子女实施早期教育对其思想品格的定向塑造影响

尤为深钜。 守节行为经官府旌表在社会上广为流

传， 同时通过母教对儿童薰习的特殊渠道世代相

传， 从两个方面强有力地塑造着社会群体对于贞节

观的认同感。 对于这些下层社会的妇女， 她们的守

节行为正是明朝统治者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的体

现。 然而， 我们反观守节行为的实际效果， 单就其

养老抚孤的行为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节妇们面对着

残缺的家庭， 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独自承担侍养翁

姑， 抚育孩子的重任， 表现了极强的家庭道义感和

社会责任感， 守节行为也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

方式。 上述的很多节妇教子事例中， 我们还无法得

知守节行为是由妇女本人意愿决定， 那么理学思

想、 社会舆论和家族势力对女性守节的影响程度，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 影响寡妇守节的因素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 把旌表节妇烈女列为治

国之策。 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 年） 下诏： “民间寡妇，
三十以前夫亡守志， 五十以后不改节者， 旌表门

闾， 除免本家差役。” ［９］ 《明史·列女传序》 中这

样写道， 明兴著为规条， 巡方督学， 岁上其事。 大

者赐祠祀， 次亦树坊表， 乌头绰楔， 照耀井闾。 有

明一代， 朝廷对于节妇烈女的旌表非常重视， 上至

监察御史下至地方有司都积极收集相关事迹向朝廷

请旌， 并且形成了规范的旌表程序。 这从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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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给妇女守节提供了很好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奖

励， 以期刺激妇女守节的决心， 从而达到教化民俗

的目的。
随着理学思想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后， 统治者利

用社会舆论来引导女性贞节观的形成。 明成祖统治

时期命解缙等人撰 《古今列女传》， 书成之后成祖

亲为制序， 由政府刊印颁行天下。 随后成祖仁孝皇

后徐氏撰写了 《内训》 一书， 赐群臣， 俾教于家。
万历十八年 （１５９０ 年） 吕坤编纂 《闺范》 以及神

宗的贵妃郑氏重刊 《闺范图说》， 这些女教书将以

死抗暴的壮举和劳动妇女抚老恤孤的美德巧妙地纳

入妇礼的轨道中， 站在维护君权、 礼教的立场加以

表彰宣扬， 从社会舆论层面为妇女守节提供了理论

支持。
如果只从政策层面看政府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以及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 妇女守节应该是受到社

会和家族的肯定和支持的。 后世读者阅览 《明

史·列女传》 中烈女事迹时， 往往会被节烈妇女

的豪言壮语以及触目惊心的事迹所迷惑， 很容易将

礼教规范的节妇行为模式与政府宣扬的少数礼教模

范事迹当作普遍的社会现实， 从而忽略了非官方

的、 真实的一面， 事实上在地方志中记载的更多是

来自各方面的因素阻挠妇女守节。 因此， 寡妇是否

可以守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由自己决定。
（一） 家庭贫困无法完成守节

衣食无忧， 经济条件富足的节妇毕竟是少数，
多数妇女都长期处于贫穷之中。 虽然明朝旌表制度

规定， 妇女三十以前守制， 五十后不再嫁者， 可以

免除全家差役， 但是面对现实的生活问题这条规定

只能起到画饼充饥的作用。 更多的节妇是在饥寒中

度日， 去与留是对她们毅力的考验。 安州樊义妻张

氏， “年二十余守节， 率一孤二女日采蘋藻和糠秕以

啖之， 万历甲辰大饥， 或有劝鬻子女适人者， 张大

哭曰： ‘我之所为甘心茹苦者， 正为樊氏一塊肉耳，
相煎如此， 其又何生。’ 悲泣三日竟投河死。” ［１０］

（二） 夫亡后受到各方改嫁威胁

正史及地方志列女传的作者们多以宣扬节烈精

神为己任， 他们撰写节妇烈女的事迹时尽其能事将

这些事迹写的至奇至苦， 以感染读者达到他们宣扬

贞节的目的。 而就是在这些以奇、 苦著称的案例

中， 笔者发现很多年轻的丧偶妇女们在夫亡后， 首

先面对的就是来自各方的改嫁要求。
第一， 父母要求女儿改嫁。 在夫亡后， 丧偶妇

女的父母往往出于为女儿的后半生幸福考虑， 希望

其能改嫁从新寻找幸福。 如获鹿县张玺妻高氏，
“早孤赖伯父母抚育及笄， 适玺二十而寡遗子在

抱， 伯父母迫之嫁， 誓不从， 伯父母怒使异居， 乃

抚孤子。” ［１１］

第二， 舅姑迫令改嫁。 按常理而言， 妇女守节

翁姑应该大力支持才对， 毕竟夫家人是最大的受益

者。 但在现实中， 翁姑逼迫儿媳改嫁的例子十分普

遍。 如鸡泽县陈三妻金氏， “年二十二夫卒， 有遗

腹子， 舅姑欲嫁之， 金闻自缢家人救活， 同孀嫂沙

氏孝养守节以终。” ［５］８６１３在夫家中， 由于利益关系

的驱使， 继姑对守节儿媳的威胁最大。 永年县的胡

养蒙妻段氏， “年二十九夫亡遗二孤， 衣食不给又

遭继姑张逼令改适， 氏惟号泣， 竭尽妇职二十年，
六十五岁卒。” ［５］８６０９

第三， 族人的改嫁要求。 通常对于有一定家产

的寡妇而言， 在丈夫死后往往要面对如何守护自家

产业的责任， 因为为了钱财其族人往往通过各种手

段迫使寡妇改嫁以占有其家产。 明人王徴在任直隶

广平府推官时， 发审张氏一案： 宋选死后， 其妻张

氏守节， 但不能守护自家产业 “庄地之与， 原属

强割， 其非根心之让也”， 因为是无子守节， 所以

才出现 了 “ 所 遗 多 业， 尚 被 别 门 瓜 分 ” 的 局

面［１２］。 面对改嫁的威胁， 很少有寡妇能通过官府

为自己找到援助， 她们大多数只能通过自杀、 毁

容、 自残、 断发、 绝食等方式来实现守贞保节的

志愿。
综上所述， 虽然明朝通过颁布旌表法令， 从物

质和精神方面对守节行为进行奖励， 同时社会舆论

不断鼓吹纲常伦理， 以期实现夫死国、 妇死节的忠

孝思想， 但是面对种种的阻挠， 是什么因素促使她

们在百般苦难的折磨下， 一定要坚持守节呢？
三、 节妇守节行为的内在动力

年轻的守节妇女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抚育子女成

人， 这与其内心中追求卓越的倾向性， 完成亡夫遗

愿和天然的母子亲情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 实现自我价值

在中国古代汉族妇女很少能像男子一样去参加

科举考试， 或是征战沙场建功立业。 她们大多数还

是以家庭为重， 在家庭中扮演着孝顺公婆， 相夫教

子的角色， 尤其是现实中 “母以子贵” 的例子深深

地影响着她们， 于是她们通过教子成材来实现自己

的价值。 女教书中作了详细的规定 “为人母者， 明

其礼也。 和之以恩爱， 示之以严毅， 动而合礼， 言

必有经”， “男子六岁教之数与方名， 七岁男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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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不共食， 八岁习之以小学， 十岁从师焉。 出必

告， 反必面， 所游必有常， 所习必有业”， “女子七

岁教之以四德” ［１３］， “教之者， 导之以德义， 养之以

廉逊， 率之以勤俭， 本之以慈爱， 临之以严恪” ［１４］。
母亲们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而影

响子女的行为。 在古代能够教子成材的女性是被人

所尊敬的， 尤其是那些夫亡子幼的寡母更成为母仪

的典范。 因此， 寡母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教子读

书， 就是要把她们的追求间接地通过儿子体现出来。
（二） 明代丧服服制的新发展

在漫长的困苦守节岁月中， 母子间也建立起一

种非常牢固的亲子关系。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

校，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母亲对儿童的教育

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种教育始于母亲的胎教。 古人

认为 “妇人妊子也， 寝不侧， 坐不边， 立不跛，
不食邪味， 不履左道， 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
目不视恶色， 耳不听靡声， 口不出傲言， 手不执邪

器， 夜则诵经书， 朝则讲礼乐。” ［１５］ 只有这样生的

孩子才能形容端正， 才德过人。 因此说母亲对孩子

的哺育、 护卫和关爱， 使得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变得

更加根深蒂固。 但是在中国古代的父权家长制社会

中， 母亲的地位明显低于父亲， 在丧服之制中表现

尤为突出。 于是明人谢肇淛感慨地说： “古人丧

礼， 为父斩衰三年， 而父在， 为母不过齐衰期而

已。 此虽定天地之分， 正阴阳之位， 而揆之人子之

情， 无乃太失其平乎？ 子之生也， 三年然后免于父

母之怀， 要之， 母之劬劳十倍于父也。 夫妇敌体，
无相压之义， 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于母， 岂圣王以

孝治天下之心乎？” ［１６］２９２明太祖于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
年） 冬十一月一日， 颁行 《孝慈录》 规定 “子为

父母， 庶子为其母， 皆斩衰三年。 嫡子、 众子为庶

母， 皆齐衰杖期。” ［１７］１２３更多的史料说明明代母子

丧服服制变化关系， 见表 １。

表 １　 母子丧服服制关系表

服制关系 《大唐开元礼》 《家礼》 《大明集礼》 《孝慈录》
父在为母服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斩衰三年

父卒为母服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斩衰三年

为养母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斩衰三年

为继母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斩衰三年

为慈母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斩衰三年

庶子为所生母 缌麻三月 齐衰三年 齐衰不杖期 斩衰三年

嫡子众子为庶母 缌麻三月 缌麻三月 缌麻三月 齐衰杖期

子为嫁母出母 齐衰杖期 齐衰杖期 齐衰杖期 齐衰杖期

母为嫡长子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不杖期

慈母为长子及众子 齐衰不杖期

继母为长子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 齐衰不杖期

继母为众子 齐衰不杖期 齐衰不杖期 齐衰不杖期

　 　 《孝慈录》 的颁布受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

赞许， 他们普遍认为 “父母为长子齐衰三年， 而

子于母反齐衰期” 这是长幼尊卑关系的倒置是不

合理的。 并称赞 “至我国家始定制， 父母皆斩衰

三年， 即妾之子亦为所生持服， 不以嫡故而杀， 此

圣祖所以顺天理， 达人情， 自我作古， 万世行之

可也。” ［１６］２９２

明代丧服服制的变化体现了母亲地位的提高，
那么改嫁妇女的服制权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明统治者对改嫁妇女的态

度。 宣德元年 （１４２６ 年） 三月壬子， 大兴左卫百

户李兴奏： “臣父早丧， 母改适陕西鄜州吏目。 今

吏目已亡， 臣母在彼年老无依， 臣幸有禄， 乞躬迎

归养。” 上顾行在兵部臣曰： “子无绝母之道， 从

之。 但定与期限使往。” ［１８］ 明人顾起元认为 “若忘

其怀抱乳哺之恩， 遽等於路人掉臂不顾， 视生身之

人， 曾乳母养母之不若。 且也同爨尚服缌麻， 朋友

尚加麻， 邻丧里殡尚无相杵巷歌， 乃於出母、 嫁母

之死， 而不为解官持丧， 是又视母在朋友、 邻里下

矣， 此岂复有人心者哉。” ［１７］１２４可见， 改嫁妇女被

儿子赡养、 侍奉的权利还是没有丧失。 在民间父亡

母改适， 当儿子成人后希望迎养母亲的例子更为常

见。 丘绪母黄氏被逐后改嫁江东包氏， 未几转适他

所， 绪成人后万里寻母希望迎养， “所适陈翁， 贫

而无子， 且多负。 绪还取金偿之， 并迎翁以归， 备

极孝养。” ［１９］这种孝行受到当时人们的肯定， 嘉靖

十四年 （１５３５ 年）， 知县赵民顺入觐疏闻于朝， 获

旌表。 所以说， 明代社会上下普遍遵循、 认可的妇

女贞节观， 并不能抹杀再嫁妇女与子女间的亲情。
因此， 明朝政府的旌表政策、 伦理纲常思想的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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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教书潜移默化的教导是影响明代妇女守节的外

在因素， 家庭成员间的亲情、 母子关系的牢固和母

亲地位的提高才是妇女守节的内在因素。
综上所述， 明朝统治者极力鼓吹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的伦理纲常， 并且把程朱理学的纲常

教条视为一把利剑悬于民众头顶， 在社会上营造出

一种妇女失节世人不耻的氛围。 清朝统治者在编撰

《明史》 时对于 《列女传》 部分的着重突出， 一方

面印证了有明一代的贞节观强化， 另一方面也表明

清朝统治者继承明朝贞节制度的官方态度。 笔者列

举节妇教子成人的事例， 就是要说明节妇的守节行

为是明朝伦理纲常思想的一种映射。 通过对于影响

明代直隶地区节妇守节因素的分析， 就是要让读者

知晓在官方的旌表制度激励措施和宗族势力改嫁胁

迫的双重压力下， 妇女们的守节与改嫁行为受各种

因素影响， 最终抉择还是由其本人决定， 而影响她

们抉择的主要因素在于是否有子嗣。 虽然明代中后

期出现的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社会思潮和及时享乐的

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贞节观对男女两性

的束缚， 但是这只是人们在纵欲生活下对现实的一

种逃避， 以至于单方面对女性的苛求并没有消亡而

是继续影响着清朝统治者对贞节的态度。 只有把贞

节的动机和性质根本改变过来， 使它符合人的情感

和理性， 这样才是一种合乎人性的贞操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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